
想必大家都清楚，工作得有

张有弛，要适当 地 懂 得 休 闲 娱

乐。这不，有的同事这些天正

在开心网玩一种风趣幽默、新

奇 好 玩 的“ 智 慧 型 ”游 戏 。

此游戏的名称叫“ 玩转自己的

开 心 花 园”。 你 可 别 小瞧它的

魅力，在我看来，这可不比一般

的“筑长城”“玩猫腻”或扑克牌

对阵，这“把戏”新鲜刺激，很吸

引人，但要花费一定的精力。

我 看 她 全 身 心 地 投 入 ，进

行得热火朝天、像模像样。短

短的几天工夫，就差不多提升

到“ 高 手 ”的 级 别 了 ，

除购买房屋，还节余不

少，林 林 总 总 的 金 币，

乖 乖 掉 进 她 的 收 囊

中 。 这 不 得 不 引 起 我

的 关 注 ，激 发 我 的

兴致。

我那跃跃欲试、焦

急等待的心情，此时此

刻 怎 么 能 平 静 得 下 来

呢？她说，你赶紧加入

吧，好 玩 的 很 呐，我 听

后 当 然 欣 然 接 受 啦 。

心动不如行动，还犹豫

什么？热情的她，即刻

邀请我加入她的好友。

我是穷光蛋，要建

设好家庭，营造温馨如

意的氛围，创造幸福快

乐的人生，拼搏奋斗是

少 不 了 的 。 要 开 辟 种

植和守护家业，耕耘好

自家的花园，就得赶快

去 劳 作，赚 得 报 酬，才

最重要。打工，是唯一

比 较 安 全 稳 定 且 可 靠

的办法。不管怎样，咋

也 是 劳 动 人 民 出 身 。

例 如：日 常 的 手 头 活，

是我的拿手绝活儿，做

起来既轻松自在，又不

丢失所谓的面子。

遇 见 熟 人 就 说 在

体验生活，瘦身锻炼哈！经过

学习实践，勤奋工作，我的第一

笔宝贵的酬劳到手，还获得奖

励 900 金币。有了这笔不薄的

收 入 ，不 敢 乱 花 ，更 不 能 买 喜

欢 的 零 食 。 我 目 前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选 购 蔬 菜 类 ，以 及 花 草

水 果 等 绿 色 植 物 的 种 子 。 同

事 帮 我 挑 选 ，我 因 财 力 不 足 ，

资金欠缺，只能眼巴巴地瞧见

别人资源丰富，又不好意思主

动向别人伸手，只好乖乖地采

购点便宜的萝卜，少量的牧草，

还 有 稍 微 珍 贵 点 的 牵 牛 花

种子。

接下来就是犁土、施肥、播

种等工序。眼看我的花园四周

呈现出一派好的气势。绿莹莹

的景致，流淌一地的暖阳。慵

懒的心绪，被芬芳熏染得神清

气爽。我不赘述了，闲话还是

少说，抓紧时间浇水、锄草才最

重 要 。 就 像 现 实 中 的 种 植 一

样 ，要 做 到 勤 快 浇 水 ，及 时 捉

虫。成熟了要记得收获，还得

防 止 你 的 左 邻 右 舍 打 你 的 主

意，盗取你的劳动果实；收购的

种子要马上去出售，采购更值

钱的品种。

我 现 在 暂 时 还 没 有 收 成 ，

连租房的钱也没得。同事则财

大气粗，她主动邀请我与另一

同事到她的别墅安营扎寨。她

宽敞大气的住房，清新典雅，豪

华别致。我们三位在那儿相安

无事，和睦相处，还可以相互帮

衬 ，抵 御 外 侵 。 我

的牧场暂且不去管

辖 ，因 为 力 不 从

身 。 没 有 本 金 ，咋

能 买 得 起 猪 仔 、玉

兔等农副产品。不

过我可以把它列入

下个计划。

刚才悄悄到好

友 平 的 牧 场 观 赏，

不 去 不 知 道，去 了

便 引 起 我 的 好 奇

与 冲 动 。 我 小 心

翼 翼 地 瞄 准 一 只

白 兔，想 把 它 捉 住

来 玩 一 会 。 谁 知

它 依 然 我 行 我 素

继 续 吃 它 的 白 菜、

萝 卜 及 青 草，慢 悠

悠 的 走 来 走 去，旁

若 无 人 似 的 。 真

是 网 海 遨 游 奇 妙

无 穷 ，大 千 世 界 ，

无 奇 不 有 。 我 深

信 ，只 要 有 付 出 ，

便会有收获。

本想再去打会

儿 工 ，可 是 不 行 ，

每 天 只 能 做 一 会

儿 零 工，有 力 气 也

没 地 方 使 啊 。 只

有 绞 尽 脑 汁 想 办

法，一心一意谋出

路 ：要 想 富 ，先 动

手 ，根 据 季 节 ，分

别 种 植 红 薯 、花

生、玉米、马铃薯、

水 稻 等 农 作 物 以

及 花 卉 、树 木 、青

草 等 。 水 产 养 殖

的收效可观，恰当

的时机，可以酌情

考虑“量体裁衣”，

实行规模策划。

等 手 头 有 资

金 ，经 济 宽 裕 ，再

购买新 房 ，甚 至 别 墅 ，过 上 安

静舒适、休闲浪漫的花园式的

田园生活，让自己的辛勤劳作

得到应有的回报，人生价值得

到提升，冲浪遨游畅通无阻。

你说这样的网络游戏，简直就

像 童 话 里 的 故 事 ，虚 拟 又 现

实 ，休 闲 且 充 实 ，何 乐 而

不为？

不 过 ，网 络 游 戏 必 须 把 握

一个度，不可玩物丧志。正如

朋 友 所 说 ，你 的 财 富 越 多 ，付

出的精力就越多，嫉妒的目光

也 越 多 ！ 其 实 这 也 充 分 说 明

一 个 道 理 ：知 足 者 常 乐 ，穷 则

思 变，不 进 则 退 。 反 过 来 说 ，

人 的 贪 欲 越 高 ，苦 恼 烦 闷 也

少 不 了 。 总 之，理 性对待身边

的每件 事，客 观 分 析 新 鲜 事 物

的发展态势及利弊，才样不至于

让 自 己

迷失。

将办公室大大小小的物件搬

到一条清静的小巷里的一套旧民居

中，再把这零乱的物件整理好之后，

总觉得还有许多散落在心里的东

西无法摆放。它们就那样横七竖

八尖锐而又柔软地搁在那些已然

流走的日子里，就像这个冬季的某

些河床里那些露出水面的石头和那

些浸润石头的深深浅浅的流水。

打 开 刚 刚 重 新 安 装 好 的 电

脑，放进一张碟，是我听了七八年

的《爱尔兰画眉》。爱尔兰长笛和

管风琴一如既往地将一种纯净的

气息飘到我的周围。

以往听这张碟，基本

上 都 没 有 具 体 的 喜

忧，没有具体的心情，

闲下来或忙起来，都

会 顺 手 将 它 们 放 出

来，就像放飞一群被

我驯养了许多年的画

眉，任由它们远远地

飞 出 我 的 屋 檐 又 散

漫 地 回 到 我 的 窗

前。我是它们的一间

房 子或一片树林，不

管什么时候，它们都

知道回家。

可今天，我的心

房却塞满了杂物，这

些来自遥远的爱尔兰

的西洋画眉却一时找

不到它们的空间了，

那些本来属于它们的

空间，却被太多我还

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

给占据了。

一年 时 间 不 算 长 也 不 算 短

了。可我们往往从这一年的第一

天，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把我们一

堆一堆美好的设想往屋里搬了，

也把一些曾经绊倒过我们的是是

非非往外抛撒，就像一位精于农

事的农人将精良的种子留下来，

让它们在经过精心耕作的田土里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将那些霉烂

的颗粒狠狠地抛到一些阴暗潮湿

的角落或废墟里一样。可是到头

来，我们精心筛选的种子也未必

就能让我们硕果累累，而那些令

我们厌恶害怕的事物却在我们惶

恐不安中茁壮成长起来。

而所有这一切成与败、失与得

都是在我们点燃的五彩烟花般灿

烂的祝愿中悄然完成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意给

自己的心底留出更多的空间。在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坐

在爱尔兰画眉犹远犹近的叫声

里，我理所当然地再一次重复了

这样的轮回。

怎么就选择了要在这一年的

最后一天搬迁呢？

原来的办公室在一条很热闹

的大街一栋很高的楼房里，那地方

也算得上是长沙的经

济文化中心了。我就

在那栋名气很大的高

楼上做着一项与文化

相关的事情。

选择在年底离开

那栋高楼，也并不是刻

意要图个所谓的“辞旧

迎新”之类的吉利。我

们每年都在以这种近

乎祈祷的心态矫情或

虔诚地美化着这一时

刻，可旧与新依然在辩

证而又客观地更替着，

它们并没因为我们虚

饰或虔诚的祈祷而附

和我们的意愿。

在这样的时刻搬

迁 办 公 室，只 因 为 租

期 恰 恰 到 期，本 来 是

完 全 可 以 续 租 的，但

在这样一个俯首就可

以看到满城喧哗的高

楼 里，我 所 做 的 这 份

事情并没有因为楼层的高度而让

我看得更高和更远，反倒让我的

目光更加迷离和恍惚。所以，我

觉得它更适合在一个寂寞的领地

里让我去重新梳理被热闹弄乱的

思绪。

爱尔兰音乐放完之后我又重

放了一遍，好像是要向那些还没

有找到回家之路的画眉重新敞开

心窗。

天黑下来，才想到自己该回

家了，才想到还有八岁的女儿在

等我回去给她做她喜欢吃的晚

餐。这是一件 不 能 用 任 何 虚 饰

和假设取代的事实，它比我搬迁

办公室后又将延续做下去的那

件事更加清晰和明朗。这样一

个非常世俗非常微不足道的事

实却促使我一下子就打开了自

己被搬迁的物件堵塞了的屋门，

那群一直在我的屋外盘旋的画眉

一 下 便 涌

了进来。

十几年前，因过度写作、性格

缺憾等原因，我陷入一场如今想

来仍不寒而栗的精神危机。连夜

失眠、连日沮丧，对前途莫名悲

观、对现实全都提不起兴趣。用

当今那个时髦的词来说，没准是

得了某种程度的抑郁症。但那时

还 不 太 懂 这 个 ，懂 了 恐 怕 也 不

会、不愿往精神层面上考虑。思

虑的成天都是我是不是得了什么

绝 症 。 于 是 小 有 不 适 便 乱 翻 医

书，却因生吞活剥而更加疑病。

以致短时间内我一连“患”了包括

癌症在内的至少

十 来 种 重 病 ，闹

得身心交瘁。

助 我 摆 脱

困 境 的 是 时 间

和 心 理 医 生 ，更

有 那 远 在 美 国

早 已 谢 世 的 卡

耐 基 。

一本躺在书架上多年却一直

没在意的竖排本《人性的优点 人

性的弱点》，如三月里温煦的风，

吹散浓云，一下子晴朗了我的心。

“ 我 们 怕 被 闪 电 打 死 ，怕 坐

火车翻车时，想一想平均率，会

少得把我笑死。”

卡 耐 基 用 这 样 生 动 的 口 吻

对他的读者说：“ 解除忧虑的规

则 第 三 条 是 ：让 我 们 根 据 平 均

率，我现在担心会发生的事，可

能发生的机会如何？”

他又在规则第二条“解除忧

虑的万灵公式”中告诉我：“问你

自己：一、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

是什么？二、如果你必须接受的

话，就接受它；三、然后镇定地想

办法去改善最坏的情况。”

诸 如 此 类 。 正 如 读 过 卡 耐

基的人都知道的，他的书循循善

诱，广征博引，举例生动而亲切

温 婉 地 将 你 带 入 似 曾 相 识 而 崭

新的广阔天地，像位睿智的老伯

父，将武器同时更将防身盔甲、

照 路 手 电 之 类 最 简 单 却 最 有 用

的器械，交给身不由己在人生沙

场 拼 杀 的 人 们 ，使 他 们 获 得 安

全，以获得更为宝贵的信心。真

正善莫大焉。

至 今 我 一 直 推 崇 并 向 许 多

亲友赠送、推荐卡耐基，就因我

是个实在的受益者。

记 不 得 当 时 我 是 怎 样 具 体

领悟的了，但我一口气读完了收

罗 到 的 所 有 卡 耐 基 的 书 ，读 书

本 身 及 书 所 授 予 我 的 心 理 武

器 ，很 快 将 我 从 抑 郁 的 魔 障 里

解 放 出 来 ，并 一 直 比 较 平 和 地

生 活 到 现 在 。 今 天 ，只 要 我 心

境灰暗不宁，总忘不了去和卡耐

基倾谈一番，每每便获得我所需

要 的 心 理 支 撑 。 还 使 我 获 得 另

一个宝贵启示：开卷有益。但开

什 么 样 的 卷 ，大 有 讲 究 。 一 个

人 可 以 读 很 多 文 学 书 、专 业 书

甚 至 不 读 书 ，但 不 可 以 不 读 一

点 科 普 书 ，尤 其 是 卡 耐 基 这 样

有 益 处 世 、有 益 心 理 健 康 的

书 。 因 为 现 代 人 生 活 节 奏 之

快，社会压力之大，七情六欲之

丰 富，都可谓前所未有。故无论

你追求什么，无论你多么地忙，

读一点言之有物的励志的、处世

哲学的书，是有百益无一害，甚

至必需的。

正如卡耐基的出版者所说：

“卡耐基并没有解决宇宙中深奥

的秘密，但他源于常理的哲学影

响 和 教育实践，却施惠于千百万

人，这些哲理如文明一样古老，如

“十诫”一样简明。在帮助人们学

习如何处世，帮助人们获得自尊、

自重、勇气和信 心 上 ，在 帮 助 人

们 克 服 人 性 弱 点 、发 挥 人 性

优 点 、开 发 人 类 潜 能 从 而 获

得 事 业 的 成 功 及 人 生 的 快 乐

上 ，或 许 比 他 这 一 时 代 其 他 哲

人 所 做 得 都 要 多 。”

此 言 不 谬 。 与 卡 耐 基 同 时

代的弗洛伊德，以

心理分析学说开山

鼻祖著称，其学说

一度在全球广为流

行。然至今日，却

已“日落西山”。不

仅 学 术 界 非 议 日

多，普通人几乎已

将其遗忘。其因就在心理分析学

说太艰涩太高蹈因而也就太不实

用，同时也难以得到科学验证。

而卡耐基并无高深理论，却是处世

哲学、生活艺术之集大成者，一味

千百万疲惫心灵的精神良药。

遗憾的是，尽管他的书在我

国一版再版，拥有无可计数的受

益者，却鲜见对他的推介文章。

所以我想对所有一味疲于追求的

现代人认真说一声：如果你读过

卡耐基，不妨时时温习之；如果

你没读或者不爱读任何书，务必

也读一读卡耐基。尤其是对于至

今仍视请教心理医生为畏途，视

种种心理障 碍 为 闹 情 绪 而 难 以

得 到 理 解 的 中 国 人 来 说 ，读 点

卡 耐 基 尤 为 切 实 而 必要。要不

然，洛 克 菲 勒 怎 会 说：我 愿 意 付

出 比 太 阳 之 下 任 何 更 高 的 代 价

购 买“ 卡

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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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悟开心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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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生活，要说压力，

恐怕每个人都有，从小学生到退

休 老 人 ，谁 能 说 完 全 轻 松 快 活

呢 ？ 至 于 事 业 如 日 东 升 的 中 青

年，所承受的多种和多方压力，那

就更是不言而喻的。只是程度和

形式上，各有各的不同而已。过

去 经 常 有 人 说 ，把 压 力 变 成 动

力，其实也就是说说罢了，真正做

到 的 没 有 几 人 。 这 压 力 就 如 同

水，只能让它流淌，而不能千方百

计地堵塞；这压力就如同风，只能

让它吹刮，而不能想方设法地阻

挡。因此，在议论如何减压话题

时，我更倾向于心灵的疏导，使自

己的心灵像只风筝似的，在生活

的天空里自由飘荡。

从 表 面 看 压 力 大 都 来 自 外

界，其实更多时候还是来自内心，

一 个 承 受 力 比 较 强 又 会 疏 导 的

人，再大的压力在他面前都会缓

解。这就如同自然界的气候，冬

天寒冷夏天炎热，春天有雨秋天

有风，不可能让气候适应我们，只

能是我们来应对气候变化。所以

才有了各种应变的设备和服饰。

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可以

说一生都有压力。先是政治上的

压力，沦为“贱民”一压就是 22 年，

而且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自

己戏称为“焦熘大虾中段”。够倒

霉的吧？后来是妻子“文革”中被

迫害，患精神分裂症生活难以完

全自理，我一照顾就是 30 年直至

她病故，而且这个时期还要工作

和写作。够劳累的吧？可是，这

样倒霉的事情，这样劳累的日子，

不偏不移都让我赶上了，我总不

能 不 活 下 去 吧 。 倒 霉 时 没 有 出

头的指望，劳累时没有别人来代

替 。 唯 一 的 解 救 方 法，就 是，自

己 疼 爱 自 己，自 己 安 慰 自 己，尽

量让自己过得快活些。这时我常

常想起乡间马车夫，赶着辆破车

雨天走夜路，一边唱着一边吆喝

着往前行，反正既不能懊丧又不

能停下，再艰难最后总有到达终

点的时候。

在这两段倒霉经历中，给我

精神压力最大的，就是当贱民的

那 22 年。打个不算很恰当的比

喻，骡马累了还可以吼叫两声，我

们这些不能“乱说乱动”的人，再

累再苦再无奈也得忍着。强度劳

动是硬性的无法摆脱，精神苦闷

无时不在蚕食着生命，做为一个

正是年轻志旺的人，面对如此巨

大的压力怎么是好？我想唯一属

于我的和我可以支配的，就是我

的头脑和我对于往事的回忆。于

是我就用回忆往事为自己减压。

我有过欢乐的童年，我有过父母

的疼爱，我有过幸福的初恋（尽管

结局悲凉），我有过友人相聚的温

馨，我有过安静的读书时光……

总之，凡是认为可以安慰我的事

情 ，都 是 我 那 时 常 常 回 忆 的 内

容。有这些美好东西占据整个头

脑，外在压力和精神也就放松了，

身体劳累也会随之有所缓解。我

那时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再苦再

累也有喘气的时候，沉溺于痛苦

之中心就会更累，而心累却十有

八九是自找来的。我绝不能让自

己体累心也累。

政治身份恢复正常以后，对

于家庭压力的缓解，我主要是找

朋友聊天儿。跟朋友一起喝茶聊

天儿，就如同泡在温泉里喊叫，身

心都会觉得非常舒适，起码可以

暂时忘记家累的烦恼，回到家中

即使再陷入劳累，那也只是一个

新的开始，总比日积月累地干下

去，在 承 受 上 要 少 许 多 的 压 力。

如果一时找不到朋友聊天儿，就

独自一人喝着茶听音乐，同样会

起到放松心灵的作用。说到独自

喝茶，不妨搞点小繁琐，如喝功夫

茶，欣赏画作，来回倒弄茶具，依

次掀翻画页，就会转移压力，在把

玩之中放松心灵。除此之外我还

有个习惯，感到过于劳累和厌烦

的时候，就索性去逛大街遛公园，

看到那些快乐游逛玩耍的人，就

会想，谁能说他们生活没有压力

呢？人家都可以欢欢喜喜，我干

嘛要愁眉苦脸呢？这么一对比心

胸就会豁然开朗。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只

要生活着就会有压力，小有小的

压力，老有老的压力，富有富的压

力，穷 有 穷 的 压 力，官 有 官 的 压

力，民有民的压力，谁也摆脱不了

甩不掉。学会给自己减压是一生

的事情。现在社会进步了，科学

技术发达了，减压的方式方法很

多，例如器械健身、游泳、玩各种

球类、旅游、参观展览等等，都会

有很好的减压效果。但是我仍然

觉得，最好的方式方法，还是寻求

心灵的沉静。在心灵的调适上，

自己多下些功夫，比之借助外界

帮助，更有牢固的抗压力。

放飞心灵的风筝，以恬静的蓝

天白云为伴，那压力不过是线绳一

根，即使不可能彻底剪断，总会在悠

悠 荡 荡 中

松弛。

前一段，应深圳有关部门邀

请写作一部电视专题片文学脚

本，而我在家乡济南还有一份主

编文学期刊的重任，为了两不耽

误，就打起了“飞的”——乘坐班

机来来往往。有时三五天之内飞

一个来回，上午处理完了稿件，下

午则赶到了机场。然而不管多么

紧张忙碌，我总忘不了在登机前

去买一份人身保险。

当然，我们的航空业非常安

全——事故概率在全世界是最小

的，我也从未遭遇空中的惊魂一

刻，每一次飞天旅行都是“好风凭

借力，送我上青天”，平安快捷地

到达目的地，似乎买这份保险是

多 余 之 事 ，白 白 扔 了 20 元 钱 。

不！实际上不能这样看问题。说

句大实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果真的出险了，妻儿老小将因

你这一个举动获益匪浅，悲痛的

心灵会得到些许的安慰，而你则

更加深刻地留在家人的记忆里，甚

而含笑于九泉。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实在地讲，过去我并没有这样

清醒的认识。对保险行业或多或

少地有些偏见，觉得那都是空头支

票，没事找事。自己身体很好，没

有伤病；吉人天相，也不会碰上天

灾人祸的倒霉事，买保险还不是

把钱打了水漂？甚至听到如果出

事有保险的话，还有点感觉不吉

利。所以，有人介绍保险，一点儿

听不进去；买车船票售票员问要不

要附加保险时，也坚决地一摇头：

“不要！”

直到那一年，我参加了“百位

作家体验中国人寿”的活动，前往

中国人寿山东分公司体验生活、采

访写作之后，思想上深受触动，发

生了 180 度的大转向。当时，我在

山东公司宣传处徐钢等朋友的安

排陪同下，深入国寿保险公司基层

团队和业务员中间，交朋友谈历程

聊体会。好啊！那些生动的故事，

那些感人的场景，那些深刻的哲

理，宛如“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三个

泉眼的清水咕咚咕咚地喷涌出来。

尤其是听到某某人突然查出

了癌症，必须马上手术，不然活不

过一两个月，可他家徒四壁两手空

空，只有躺在床上等死。万幸的

是，单位上集体买过伤病保险，保

险公司及时送来看病的钱，濒临绝

境的生命之路上又有了一线曙

光。还有某某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却在外奔波送货时遭遇车祸撒手

人寰，抛下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

的老爸老妈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

应。好在生前他曾买过一份人寿

保险，受益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保

险业务员将一大笔理赔款送到家

里。两位老人老泪纵横，拉着业务

员的手就像拉着儿子的手：“儿啊，

你没走啊！俺还有靠啊……”我

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由此，我对保险业和保险人

刮目相看！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

作、心血汗水为宝贵而脆弱的生

命开辟了一片绿洲、托起了一轮

朝阳。我的保险意识大大增强

了，不但及时为家人办理了种种

保险业务，还在出差乘坐车船飞

机 时 ，毫 不 犹 豫 地 买 上 一 份 保

险。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买了一

份心安、买了一份责任！尽管万

分之一的事故概率都不可能有，

我们也不希望出任何危险，但买

了它，心里就踏实多了，对家人更

是平添了一份爱心！

经 过 一 番 努 力 ，我 们 与 深

圳方面合作的电视专题片文学

脚本顺利完成了。我还收获了

一 叠 航 空 意 外 险 保 单 ，虽 说 已

经 完 成 了 它 的 历 史 使 命 ，失 去

效 用 了 ，可 这 里 边 深 藏 着 对 亲

人的关爱啊！大千世界，滚滚红

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只

要 有 了 这 份 责 任心，你就会问心

无愧、无怨

无悔。

雪来了

下雪了

总想对你说点什么

电话 拿起又放下

不说也罢

话一出口

就是数也数不清的雪花

就这样吧

让所有的语言结晶羽化

垂钓者

伴着初升的太阳

散落在颍水边 他们

比鸟儿起得还早

我从水边走过 钓起

跌进水中的白云

碎在枯枝间的鸟鸣

还有垂钓者身旁

不再如雪的芦花

路

一条路

究竟有多长

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家，还在远方

一份情

究竟有多深

相濡以沫到相忘江湖

心，始终相牵

一份责任心
许 晨

受用不尽的卡耐基
姜琍敏

夜半书香


